
数字经济，爱你先要懂你

——关于数字经济测度的若干问题

文娜

数字经济是浙江省委、省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号工程”，正日益成为浙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当前，根据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建设方案和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浙江各地各部门正在着力推进数字经

济“一号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不断擦亮浙江数字经济“金名片”。

随着数字经济日益确定其主导地位，决策者和商业领袖需要更多的数据来了解数字经济，以便制定合

理的政策和投资决策，但由于数字经济所涉及的内容和覆盖的领域既多又广，且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数

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化，现有的统计体系在度量数字经济方面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科学测度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进而提升和放大浙江数字经济优势显得尤为重要。

数字经济测度基础

从数字经济的有机构成看，G20 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

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

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从该定义出发，数字经济至少

包含要素、载体和应用三个层面。腾讯研究院、工信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报告《数字经济崛起：

未来全球发展的新主线》认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包括数据、数字基础设施、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数字素养

（正确地运用信息和数字化产品、服务的能力）。金砖国家数字经济研究报告从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出

发，将数字经济的层次结构划分为两大部类：基础部类与融合部类。基础部类主要体现数字技术对经济的

支撑作用，包括 ICT 基础设施层和互联网经济活动层，具体包括硬件设备（如计算机、网络通信、集成电



路、应用电子），软件服务（如基础软件、应用软件以及信息系统集成）等；融合部类主要体现数字技术

对经济的具体影响，包含面向产业链数据流转、业务服务的中介平台服务层和面向细分产业定制的应用服

务层。同时，产业融合对原有的产业分类产生新的影响，逐渐形成传统业务为主、在设计、销售、运维等

环节部分应用数字技术的传统产业，以及基于数据开展数字化业务的全新产业。参照国民经济分类标准，

融合部类可分成数字经济与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三大类的融合。各研究机构和智库对数字经济均有不同角

度的诠释，且主要从学术角度出发，侧重统计的全面性，为科学界定数字经济有机构成提供了参考。

各省较为注重数字经济对产业（主要是第二、三产业）、社会的溢出效应，对数字经济的界定和划分

均具有一定地域特色。以浙江为例，从有关发展和评价数字经济的文件（报告）看，产业数字化发展、政

府数字化治理、社会数字化转型等均有重要体现。比如，浙江连续多年发布互联网发展报告，阐述在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政府数字化转型、网络内容建设与管理、网

络安全保障、互联网法治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情况。2018年底，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经

信厅、省统计局联合发布《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办法（试行）》，指标体系分为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政府和社会数字化 5大类 30个二级指标，以科学评价全省各地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和工作成效。其中，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基础设施权重均超过 20%。《浙江省数字经济五年倍

增计划》系统地提出了浙江到 2022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具体分为总体规模、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基础设施 4大类 24个指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浙江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

数字经济测度面临挑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办的第五届“衡量数字经济”统计论坛指出在 GDP 缓慢增长的大背景下，

现有宏观统计已经无法完全捕捉数字和被数字化提升的产品与活动所带来的增加值。当前，数字经济正成

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权威通行、可操作可对比研究的统计体系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克服。

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难以被统计。数字经济度量体系无法全面覆盖所有领域、行业、主体，未及时反

映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新的统计内容（新业态、新产业、新技术）。而现行统计中包含了很多传统产

业的贡献（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还是按传统统计口径，既未纳入新的统计内容，也未剔除传统信息服

务等内容）。不同的机构统计的口径不一致，甚至在测算同一对象的数字经济规模时出现几倍之差。

数据来源部门协同程度不够。尚未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指数研究、调查和评估工作组织“。信息孤

岛”现象突出，数字经济统计专业化程度高、工作量浩大，需要构建体现部门协同的关键指标统计调查框

架，保障一手数据、核心数据的长期采集和质量，避免受到数据来源不稳定等因素影响。

数据采集不够多元。国内大部分数字经济指数来源于统计、经信、商务系统官方数据，对企业、网民

等微观主体的关注度不够，应用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大数据技术的程度较低，大部分缺乏反映市场活力

的行业数据和网络抓取的互联网大数据，且尚未建立可供省级、国际比较的指标体系。

开创数字经济测度新局面

探索创建多维度的测度体系。数字经济测度体系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状态，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落实。

目前来看，国内政府部门、智库、研究机构测度体系要点比较集中，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

融合等方面已形成一定共识。

在指标设置上，从统计完备性、实用性、延续性、可操作性等层面考虑，数字经济测评至少应包括产



业、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在指标设置和归类上可能有差别）。产业层面（以浙江为例）可包括数字

经济增加值、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网络零售额等。数字基础设施，

也就是数字经济的载体是重点测度对象，主要指标包括互联网普及率（%）、光纤宽带用户率（%）、互联

网省际出口宽带（Tbps）等。从完备性上考虑，应该还包括操作性系统、APP等 软件载体，但由于涉及面

广，且已在应用层面体现，暂不纳入。数字技术的研发方面“，移、大、云、物、智”（移动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和融合发展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用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数量、信息经济专利数、创新创业指数等指标间接进行测度。应用层面可根据主体划

分为企业（如两化融合工业应用指数）、居民（如人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人均电子商务消费额）、政

府（如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在线政府指数）。

探索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机制。充分利用政务服务网等数字化协同平台，整合各部门数据资源，建立跨

部门、跨层级、跨地区的联动反馈机制。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数字经济测度体系，

发挥智库（如阿里研究院等企业智库对于国民网购、出行、快递服务等领域的大数据分析）、研究机构、

高校等在收集、处理和分析大数据方面的优势，在指标体系设置中引入智库、商会等主体掌握的最新数据。

探索构建多元可靠的数据来源。积极推进大数据在政府统计中的应用，充分利用各类大数据采集、存

储、展示、分析方法和工具。突出数据资源的基础和核心要素地位，建立健全各领域数据标准规范，加快

完善数据资源多元归集，构建统一高效、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数据资源挖掘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经济不能光看量和增长，还要关注质的变化。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在 2018 中

国计算机大会上提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本质上是提高效率、改善配置的优化技术，理解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要从提高生产率上找原因。”创新驱动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要不断提

升“移、大、云、物、智”等技术在数字经济测度体系中的比重，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和社会氛围。

拥抱数字经济，要从科学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开始，充分抓住机遇、放大优势、补齐短板，让数字

经济更好地服务经济生活。


